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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特质及美学创新 
——以《呐喊》、《彷徨》为中心的分析 

彭海云，殷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摘要： “文化批评”是鲁迅作品的重要艺术特色，也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点及美学创新。即他的小说并不局 

限于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与现实生活现象作直接的单一的平面化的批评，而是力图以此为起点，对它背后所潜藏 

的更为隐秘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艺术性的多层面的立体化的剖析、怀疑及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 

小说不仅秉承有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 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美学特质，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为拥有新质的“文化 

批评”小说。它的“新”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生活所作的整体性文化反思及批评上，这正是鲁迅小说具有长久艺 

术魅力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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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以来，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 

革和飞跃，鲁迅小说的艺术创新，就是同这种变革和 

飞跃联结在一起的。 

早在 19世纪，马克思就曾经面对避雷针发问，希 

腊神话中的丘庇特在哪里？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 

发展加快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和进程，从征服自然的斗 

争中，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人们的视野超越了时 

空的限制，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过去一直作为 

交通难以逾越的障碍，开始被现代技术所消除；越来 

越多的人，不管他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够 

接收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及文化信息，使他在社会总信 

息的交换和传递中，成为一个“世界人” 。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艺术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表现也愈来愈 

趋向了全球性、多样性和立体性，成为一个具有更丰 

富文化意味的“世界人” ， 他们的创作触须已经超出了 

各自狭窄的民族、国家传统而进入到更广阔的跨文化 

时空里，而小说艺术的文化意蕴及美学特色也由此得 

到了新的突破与深化。 

作为生活在 20世纪跨文化语境中的鲁迅， 他的小 

说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新的艺术趋向。只要我们把列 

夫∙托尔斯泰和鲁迅的小说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传统 

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  20 世纪的现代小说之间的区 

别。尽管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展示了广阔的社 

会历史生活画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学作品，但是 

它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故事发展的特定线索展开的，在 

叙述上仍然恪守着一个明确的时空界线——所谓的 
“花分两朵，各表一枝”。这是一种传统的叙述故事的 

方式，它能使不同时空之下的生活，层次分明、界线 

清晰、井井有条。使用这种叙述方法，可以使故事发 

展脉络清楚，犹如从蚕茧里抽丝，通过连续的线条描 

绘出精美的艺术画面。比如在托尔斯泰笔下，即使连 

《战争与和平》中那样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场面，也 

表现得有条不紊。而鲁迅的小说却不全然如此，鲁迅 

从来不曾以一个单纯的故事叙述者自居。所以，用任 

何纯“客观”的态度来阅读，都不能真正地理解和解释 

鲁迅的小说。相反，在小说创作中，鲁迅时常超越故 

事情节的发展，善于按照自己的艺术构思来支配不同 

时空中的人物活动，用不同的视角来透视和构图，把 

表现生活和表现自己熔铸在一个整体性的小说结构之 

中。 鲁迅小说正是以这样自觉的艺术革新面貌出现的， 

和同时代的许多小说家相比，鲁迅是超前的，他的超 

前就在于他是一位站在  20 世纪现代小说发展台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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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作的，是新的艺术阶梯上的小说家。 

鲁迅的小说创作显示了现代小说把握生活、表现 

自我的新的成就，它不仅进一步消除了由于说教而可 

能形成的思想传声筒效应，用生动的、情感化的艺术 

形象来表现生活真谛；而且也能有效地避免作者受制 

于题材的局限性，更加自由地表现自己所意识到的思 

想内容。可以说，鲁迅的很多小说，其思想涵义都可 

以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现代中国的寓言，这个寓言发自 

于一个思想深刻的、饱经风霜的斗士之口。而这个斗 

士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智慧则不但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 

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有来源于西方文化或明显或隐 

蔽的影响与渗透，是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相交相融相 

和的结晶。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 

解梁启超的中西文化、 文学 “结婚论” [1](4) 及鲁迅的 “拿 

来主义” [2]( 44−47) 观念的提出及深远意义。 

与传统小说家相比，鲁迅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 

表现出了更加宽阔的胸怀和深邃的目光，他并不把自 

己的小说局限在表现某种区域性的单一的生活圈子 

里，而是以此为基点，力图剖析出其背后所潜藏的更 

为隐秘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面貌，进而对人 

的存在的状况和悲剧意味进行入木三分的批判与反 

思。就此来说，鲁迅的小说往往具有寓言的性质，它 

们总是能够从生活的某一个侧面、 某一个片段或画面， 

暴露出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一些深层次的幽暗 

与低劣心理意识。 

鲁迅是一个寓言家，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寓 

言家。在传统小说中，用某种具体的生活故事，来寄 

予和表现一个普遍的生活道理或哲理，早已经成为一 

种既定的模式。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小说《巨 

人传》，启蒙时期伏尔泰的小说《天真汉》等等，几乎 

都是如此模式。 到了 19世纪， 很多作家继续使用寓言 

的手法进行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巴 

尔扎克所写的《驴皮记》， 就不失为一部富有哲学意味 

的寓言小说。这类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往往是某种 

普遍观念、原则的化身，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某种 

道德说教。但鲁迅小说的寓言性不同于此，与传统的 

寓言模式相比，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小说内容的现实 

性和思维方式上自觉的批判、怀疑意识。作为一个不 

安于现状，有着自觉艺术创新的艺术家，鲁迅在小说 

中所要表现的，首先是他对于现实生活的独特的、深 

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往往是整体性的，是建立在对 

于整个社会生活、文化现象的细致观察、感悟和理解 

的基础之上，从不人云亦云。 “从来如此，便对吗？” 

是鲁迅小说对我们的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的警醒和启 

发。 

鲁迅小说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揭露是异常 

深刻的。这种深刻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于黑暗现实 

的不满和愤恨程度，而且在于其锋芒是直指中国整体 

性的“社会—文化”结构。鲁迅是一个极具个性的艺 

术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同整个社会对抗的思想家。所 

以，在创作中，他甚至舍弃了对于个别的悲剧现象的 

刻意渲染， 而是把社会悲剧的根源内化为一种沉痛的、 

无法摆脱的压抑感，由自己独自承担。这种压抑感不 

是来自于某种个别的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状况，而是来 

自于一种整体的社会文化现实，犹如一块巨大的黑暗 

磐石。不掀翻这块巨石，这种压抑感就不能解除。而 

鲁迅小说的艺术突破与创新便是在对这块“巨大的黑 

暗磐石”整体性、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批评及抗 

争中体现出来。鲁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自 

己的小说就单纯的艺术形式而言也许不太成功。 他说： 

“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 

不应该的。 ” [3](575) 但鲁迅小说又在文学史上占据着较 

高的地位，个中缘由何在呢？或许就在于这种对现实 

社会及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质疑、批评和反思意识，它 

极大地改变了 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定势。 

当然，鲁迅小说的这种“文化批评”特质，假如我们 

对文学的理解不是那么僵化及狭窄的话，是否也可以 

说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学性”呢？可惜，鲁迅小说的 

这一重要转向，即从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只注重对 

社会生活作单一、直接、局部的批评到同时对其背后 

隐藏的“社会—文化”结构作整体性、多样化、立体 

性反思与批评的创新， 却有意无意地被研究界忽视了。 

二 

鲁迅小说秉承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风格和 

美学特质，但又不满足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 

当时世界形势及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更进一步 

发展为有了新的艺术突破和创新的“文化批评”小说。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创作上的突破与创新的一个突出 

表现就在于对社会生活所作的整体性文化批评上，并 

且这种批评比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要更深刻、有力 

得多，这也正是鲁迅小说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奥秘。 

而这种新的艺术突破与美学特点则在他的 《呐喊》、《彷 

徨》等小说集里有着充分的表现。 

比如，《呐喊》中的《狂人日记》所揭示的是整个 

中国“吃人”的历史与现实。 [4](277−291) 狂人所产生的恐 

惧感，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但是，作者在书中所针 

对的是整个社会一种由来已久的事实，根本是一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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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具体指认的现实存在。在作品中，读者实际上无法 

找到真正的吃人者，也无法把吃人罪恶明确地归结于 

某一个具体人物，比如赵士绅、大哥、何医生，比如 

村子里的小孩、男人和女人，他们吃人了吗？狂人是 

被他们吃了吗？没有。但是，作品通过狂人的特殊感 

觉又无不向读者表明， “吃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像 

空气一样是无处不在地笼罩在每个人的身边；所有小 

说里的人物都有吃人的嫌疑。因为在鲁迅看来，整个 

中国历史、社会就是一场“吃人的筵席”——每个人 

都是被吃的人，同时也是吃人的人。这并不是一个人 

愿不愿意、承不承认的事情，而是由整个国家的社会 

文化状态所决定了的悲剧。鲁迅小说的深刻与独到常 

常就是在这样一种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剥开血淋淋的 

惨痛事实中得以呈现。 

正因为如此，狂人才会不仅为自己“被吃” ，而且 

对自己是否吃过人，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表面上看他 

像一个“迫害狂” ， 其实这种恐惧感不如说是一个梦醒 

了的现代人，在黑暗的小说世界中突然意识到了自己 

的悲剧，同时却始终无法摆脱的绝望的感受。而小说 

中最后“救救孩子”的呼声 [4](291) ，恰是一种在绝望中 

发出的求生的呼喊，它出自于个体悲剧性的绝望，却 

同时又包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未来的希望。就像鲁迅在 

《呐喊•自序》里所说的：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 

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 

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 

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 

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 

为对得起他们么？” [5](274) 鲁迅的一生都自觉地承担了 

这样一种“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悖论式的 

历史使命：用自己的身躯顶起黑暗闸门，把后人放到 

光明的地方去。 

《狂人日记》所表现的悲剧的深刻性，就在于它 

的整体性，它是无名的，氛围性的，就像鲁迅在《这 

样的战士》 中所描述的那个 “无物之阵” 一样 [6](525−527) ， 

战士深受其害，举起了投枪，但是却找不到清晰的目 

标，只有莫名其妙地败下阵来。 狂人的处境也是这样， 

他处于被吃的境地，但是所有的人不但没有实际的吃 

人行动，而且都是以开导他、关心他、安慰他、甚至 

治病救人的“善良”面目出现的，这样，狂人既不能 

拒绝不被“吃” ，也难免最后用同样“善良”的方式去 

“吃别人” 。 

鲁迅的很多作品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沉重的、 

莫可名状的压抑感和宿命般的悲剧意识。 譬如 《祝福》、 

《孔乙己》、《药》、《明天》、《头发的故事》等，都是 

很好的例子。这里不妨谈谈《彷徨》中的《祝 

福》 [7](139−162) 。其中祥林嫂之死的元凶，曾在研究界引 

起过纷繁杂乱的解说。但是，不论把祥林嫂的死因归 

结于什么，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小说中 

的人物谁也不用为祥林嫂之死承担直接责任。在小说 

中，无论是鲁四老爷（他实际上与祥林嫂没有多少直 

接的接触），还是柳妈（她流露了对祥林嫂真挚的同 

情）、四婶（她对祥林嫂还比较宽容），从现实条件和 

人情角度来说，他们都没有把祥林嫂置于死地的意愿 

和行动。但是，又不能说他们是清白的，对于祥林嫂 

的死没有一点责任。确切地说，祥林嫂周围的人，都 

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使她步上死境的罪恶活动，甚至连 

作品中的“我”也是如此，也是“吃掉”祥林嫂的其 

中一人，因此“我”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和恐 

怖感。 “我” 一直无法摆脱死者那一双芒刺般的眼睛盯 

着自己，因为祥林嫂在濒临死境之时问过“我” ： “一 

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7](141−142) “我” 

却用“也许有吧”这样模糊的回答支走了她， “我”看 

似对传统文化的幽暗面有警觉与反省意识，但最终还 

是和其他麻木的人一样选择了逃避，并没有对于一个 

在绝望中乞求帮助的生命给予真正的心灵的关爱和应 

答。鲁迅小说的“文化批判”性由此更进一层，深入 

到了对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的反省和批判。 

《狂人日记》不仅是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作 

品中所表现的那种在“吃人”社会里自己害怕、痛恨 

吃人，而自己也许吃过人的那种悲剧感，一直深藏在 

鲁迅的潜意识深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于黑暗 

社会的认识，已经从个别的现象中解脱出来，上升到 

一种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因此，他虽然 

不停地同社会上具体的敌手作对，却不存在一个私人 

的怨敌。对待社会现实，鲁迅是“对事不对人” ，是以 

一种超然态度给予批评的，他不可能把这种整体性的 

社会悲剧归咎于某一个具体的人。反映在小说中，鲁 

迅很少直接描写社会生活中的监狱、枪杀和血泪，但 

是却构画出了一幅幅专制社会里窒息人性的血淋淋的 

画面，令人不寒而栗。 

包括像《孔乙己》那样的小说 [8](292−297) ， “吃人” 

的事实竟然是在那么一种调笑的气氛中进行的，人们 

几乎一点知觉都没有。孔乙己确实是一个“被吃者” ， 

他的一生都被科举文化所吞噬了，但是对此不仅他自 

己没有意识到，而且周围的人都处于麻木之中。人们 

讥笑他、瞧不起他，是因为他穷，走投无路，能够给 

同样可怜的人提供笑料， 而并不是意识到了生活和 “社 

会—文化”状态的可悲。此种“无文化者”对于“文 

化人” 的讥笑和幸灾乐祸， 蕴藏着中国社会复杂的 “文 

化—心理”意识，其中有不满、嫉妒、隔膜、讥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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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因素。在这里，假如读者能够联想起《故乡》中 

的那个 “豆腐西施” 杨二嫂， 她是如何对待回乡的 “我” ， 

就会对于鲁迅所要表现的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状 

况有更深的理解。 

所以，《呐喊》 小说集里表现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的精神性和文化性。换句话说，小说集里各种 

各样的人物的社会悲剧性质不是哪一个人、哪一种具 

体社会状态造成的，而是旧的文化意识流传、影响的 

结果。例如其中的《药》就是如此 [9](298−310) ，死亡就如 

同一种黑夜，在生活中弥漫着，而小说中的人物全然 

不知道自己就生活在死亡之中；他们是“被吃者” ，但 

是却用另一种“吃人”方法（吃革命者的人血馒头） 

企图挽救自己。这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 

中所说 [10](143−151) ：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 

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 

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 

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 仿佛颇愉快， 

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 

走不几步， 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 [10] (150−151)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鲁迅小说的“文化批 

评” 特色是与鲁迅杂文的创作风格交互缠绕在一起的。 

就此而言，如果能够把阅读鲁迅的小说和阅读他的杂 

文结合起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同时，更进一步 

说，如果把鲁迅《呐喊》《彷徨》小说集里的作品对比 

起来阅读，也一定能够加深对于鲁迅小说艺术创新的 

体会与理解。这就像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所提出 

的“互文性”理论一样，任何文本都有其他文本的影 

子，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小说与小说之间也是充满着 

张力和“互文性” 。例如，《彷徨》中的《孤独者》就 

像鲁迅其他小说一样 [11](245−275) ，是一篇文化思想意蕴 

十分深刻的小说。作品中的魏连殳，是一个被社会窒 

息和戕害了青春和生命的形象。他并不是一个生性怯 

弱的人，他有拼搏的勇气和力量，但是整个社会以一 

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压抑着他。他感到了这种压力，因 

此不满；他要拼搏，但是找不到拼搏的对象。黑暗势 

力就像无数看不见、摸不着的绳索，在无形中捆绑着 

他，他挣不开，也抽不脱。在他祖母的葬礼上，他像 

一匹受伤的狼哀嚎，在惨叫中夹杂着绝望的愤怒和悲 

哀。确实，读者在小说中也找不到残害魏连殳的真正 

凶手。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小说虽然是从一个个具体 

的人出发的，但是其最终批评的锋芒所向却是落在文 

化方面。这种批评的人类学思路与文化学思考的逻辑 

在鲁迅杂文中也是随处可见， 譬如写于 1907年的杂文 

《人之历史》 [12](13−23) 。这篇文章本是以人的起源和由 

来作为关注的对象，但是通过分析，重心已经发生了 

悄然的转移：从个体的人的起源，转向了对“人的历 

史”的重新发现，并在独特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 

透露出对中国文化及其知识状态的批评： “中国迩日， 

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 

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德哲学家保罗生 

（Fr．Paulsen）亦曰，读黑格尔书者多，吾德之羞也。 

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薮，保罗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 

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足异 

矣。 ” [12](13−14) 由此，鲁迅从单个的人转向了“人的历 

史” ，转向了对“人的知识” 、 “人的文化”及“人的思 

想观念”的探索。其他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 

论》等杂文都是如此，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传统知识状 

态和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评。而鲁迅杂文的这种创作 

思路和特点无疑对他小说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 

三 

文化批评的特质不仅是鲁迅杂文突出的艺术特 

点，也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创新。这种小说上的创 

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整体性批评。 

相较于传统小说，这种批评要更深刻、更有力。在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对于社会的批判总是 

从某个人物的具体感受出发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在传统小说中，受社会迫害的人物，还能幸运地找到 

自己的仇人，并通过具体的复仇行动达到扬善惩恶的 

目的。例如《呼啸山庄》中受尽折磨的希斯克利夫， 

数年之后对自己的仇人实施了全面的、残酷的报复。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也是如此，伯爵传奇性的经 

历，以及艰苦、机智的复仇行为，颇能打动读者的心。 

同样，在巴尔扎克的笔下，《高老头》中高里奥老头的 

悲剧，多半也由于他摊上了两个贪婪的女儿。因此， 

在这些小说中，都无法避免这样一种局限性，即一旦 

具体人物如愿以偿，例如受迫害者重获公正，坏人最 

终得到惩罚，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小说艺术的悲剧 

性就消失了。 

艺术创作当然是艺术家主体努力的结果，但艺术 

创作的进步同样又离不开时代环境变迁的带动。 所以， 

更加自觉地从整体上去把握和表现生活， 在 20世纪现 

代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不过于计较私怨，不 

仅仅以一种说故事、取媚读者的姿态出现，一批新的 

小说家在 20世纪跨文化语境中涌现出来。 在一个高度 

法制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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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了、表面化了，最大的罪恶往往隐藏在一种文明、 

文化的合法的外衣之下， 一个人容易成为罪恶的工具， 

但是根本难以成为“根源”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艺 

术家，他无法简单地把某种社会的悲剧现象归结于某 

个人；他不能不从每一个具体悲剧故事中感受到整个 

社会状态的悲哀和不幸，并且不遗余力地去揭示个人 

因素背后的整体社会的文化根源。因此，他所产生的 

悲剧心理也是更为巨大的、沉痛的、莫可名状的，面 

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庞杂的文化积淀， 就像 20世纪初 

叶鲁迅在一首诗中所感叹的那样，难免要“心事浩茫 

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13](871) 。 

在鲁迅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这种整体性的文化观 

照更加成熟了，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孤 

独者》中的“孤独者” ，都是如此。魏连殳是小说《孤 

独者》中的主人公，他充分意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并 

一度进行过拼死的抗争，但是最终在现实的压迫下屈 

服了，走上了与自己内心愿望相悖的道路，最后由于 

内在极度矛盾、颓唐而死。魏连殳的悲剧，能够使我 

们联想起一些 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的人物， 例如 

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 K、海勒《第二十二 

条军规》中的尤索林，他们面对着一种无形的社会力 

量，畸形的灵魂在其中苦苦挣扎。在《城堡》中，K 
处于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剧地位， 可望而不可即的 “城 

堡”神秘而可怕，对他行使着莫名其妙的支配力量， 

捉弄着他的意志和生存；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 

社会对于人的支配力量，对于人物的约束和禁锢，是 

无所不在的，但是又永远难以言传。这种对整体社会 

文化结构的批判，已经超越了一般个体、个别事件的 

范围。这些作品实际上表达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 

一种具体的、真实的生活感受。这种感受是产生于对 

整体“社会—文化”观察的基础上，也是在不断交流 

信息的现代生活体验中形成的，所以不再仅仅是一种 

印象，而成为一个带有哲学象征意味的隐喻。在现代 

社会中，单纯讲故事的作家，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兴 

趣了。在艺术中，传统观念遗留下来的哲学家和艺术 

家之间形成的天然的鸿沟，已经逐步被艺术自身的不 

断发展所填平。 

笔者把鲁迅同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相比较，是从 

现代艺术发展的某些相通的艺术观念出发的。这并不 

妨碍把鲁迅认定为一个具有独特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 

家。对鲁迅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是同他 

与旧社会体制搏斗的勇气相砥砺的。他从来没有停止 

过这种搏斗，也从来没有满足于这种搏斗。一方面， 

他向各式各样的敌人举起了投枪；另一方面，他意识 

到颓然倒地的只是一件外套，其中无物， “无物之物” 

已经溜走。因此，鲁迅在搏斗中感到一种在“无物之 

阵”中奔走的悲哀，他甚至感到无法抗拒在“无物之 

阵”中搏斗、徒劳、老衰、寿终的悲剧命运。虽然鲁 

迅的笔，在同各种各样敌人的搏斗中所向披靡，但是 

对于“无物之阵” ——藏匿在具体敌人后面的巨大的、 

无形的黑暗势力来说，他感到了一种绝望和悲哀。可 

以说，鲁迅一生的搏斗都是在绝望和悲哀中进行的— 

—因为他一生的目的就是对于这“无物之物”进行最 

后的、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我们从 

其中宏大的故事结构中得到某一种对社会生活现象的 

认识或者对某一个具体人物处境的体验；在感受具体 

生活画卷或人情世态的同时，可以得到一种思想的启 

发和情感的积淀的话。那么，读鲁迅的小说，则不但 

能在思想感情上会产生一种扩展，而且在具体的艺术 

描述的引导下，我们可以多层面地、多样性地去思考 

整个“社会—文化”状况和人生艰难处境。毫无疑问， 

鲁迅小说是从整体方面去把握和展示社会生活，并对 

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文化的批评与反思， 

这要比传统小说仅仅从某一个方面的表现或批评现实 

生活要深刻得多。 

总之， 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尤其是 19世纪优 

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手法和美学特质。但鲁 

迅小说的独特和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此，而 

是在汲取传统小说的艺术营养的同时，勇于突破传统 

小说观念中的陈规戒律，开拓了现代小说创作的新疆 

域，从而在小说的艺术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 

叙述方式、题材选择等诸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 

创新，鲁迅小说已经不甘于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中 

某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生活现象作直接的单一的平面化 

的揭露和批评，而是力图以此为起点，对它背后所潜 

藏的更为隐秘的 “社会—文化” 结构作一种整体性的、 

流动的、多层面的剖析、反思及批评。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揭示并理解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特色，不 

仅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又对当下的小说创作亦有 

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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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ural” criticism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Innovation 
in Lu Xun’s novels 

——Cases from the Fiction corpus Of “Scream” and “Hesitate” 

PENG Haiyun, YIN Guo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riticism reveals an importan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u Xun’s works, this is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aesthetic innovation in Lu Xun’s novel. His novels are not just limited to direct, single, flattened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in  some  sort  of  irrational  phenomena  of  life,  but  try to  start  this point  it, behind which  is more hidden  secret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for a holistic, mobile, multilevel parsing and criticism. In this sense, Lu Xun’s novels not 
only  adhere  the  critical  realism  novel  aesthetic  qualities,  but  further  develop  the  “new”  quality  “cultural  criticism” 
novels. The “new” lies mainly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integrity of cultural criticism, which is also Lu Xun’s novels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longterm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Lu Xun’s novels; Cultural criticism; Art innovation; H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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